
一号线的地铁就要进站了。从隧道深处刮来的一阵凉风，把

赵家骏的头发吹了起来。因为是冬天，站台里没有空调，他感到

身上有些冷，就拉了拉衣领，往后退了一步。可他没想到踩了一

个人的脚，忙转过头要道个歉，但紧贴着他站在他身后的几个人

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个个都面无表情，不动声色。赵家骏

只好把头又转了回来。这几年，在上海这种磕磕绊绊的事似乎大

家也都习惯了，要是过去，非吵吵嚷嚷争出个对错来不可。也许

是这些年上海人有了点钱，素质也跟着提高了。不过，话又说回

来，人的素质提高后，时间观念也变强了，不管干什么事，大家

都要抢在前面，惟恐落后，就像现在，又不是高峰期，车站里也

没几个人，可还是和上下班时一样，你挤我我挤你的，好像不挤

这么一下就没乘车的气氛，就不算坐了地铁似的。

风突然变大了。地铁呼啸着进了站，在滑过几节车厢后，缓

缓地停了下来。赵家骏上了地铁，走到里边的那扇车门旁站了下

来。他的对面是两个青年男女，男的穿着一身深色的西服和风

衣，人长得很神气，女的身材很好，留着一头整齐的长发，也穿

了一套同样颜色的衣服，趴在那个男人的肩膀上。因为是背对着



着这

自己，所以赵家骏看不清她的脸，但她的背影足以让人怦然心

动。两个人显然正处于热恋之中，一路上，那个男的始终

个姑娘在低声说着什么，不时，他还默默地亲吻一下她的后颈，

一副幸福、甜蜜的样子。

赵家骏不禁触景生情，他想，如果时间能回到半年前，站在

这里的那个男的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而那个姑娘也会变成另外

一个人，邓蕙，是的，邓蕙，除了她，还能有谁呢？那个时候，

他几乎每天都和她泡在一起，就像眼前这对情侣一样，他们也常

穿着一套同样颜色的衣服在这条一号线的地铁上卿卿我我。如

今，地铁依然在灯光里摇晃，但过去的那一幕已经远去，消失在

了黑暗的隧道之中。

他闭上眼睛，在他的脑海深处，又一次浮现出了邓蕙那一张

像精美的瓷器一样的脸，白润，细洁，光泽，似乎永远也不会生

长出一丝皱纹。也许正是这样，邓蕙拍的相片才每一张都那么漂

亮。当时，他曾经把邓蕙的很多相片都扫到了自己的手提电脑

里，一有空，他就打开看一下，有时甚至坐在公交车上他也会忙

里偷闲地看看邓蕙的相片，好像永远也看不够似的。可他们一分

手，他就把邓蕙的相片删除到了文件回收站里，偶尔打开一次，

连看一眼都觉得腻味。

现在想想，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游戏，滑稽透顶。不知谁曾经

说过，恋爱时，女人要比男人傻很多，其实这是胡说八道。就他

个人的亲身体会而言，在恋爱时，如果女人是傻瓜的话，那男人

就是傻瓜中的傻瓜，笨蛋。

赵家骏的身子晃了一下，地铁再次戛然而止。人民广场站到

了。刚才的那对男女已经向车门走去，赵家骏赶紧跟上，可出了

地铁还没走多远，熙熙攘攘的乘客就把他们冲散了。那两个人很



快就走进了人流之中，一直到最后，赵家骏也没能看到那个姑娘

的脸。他感到有点遗憾。在地铁上时，他只要脸皮稍微厚点，换

个位置，绕到那个男人的背后就能看到姑娘究竟长得怎么样，这

说明，他的脸皮还是太薄了。就像今天，他完全可以拒绝邓蕙，

不来见她，但他还是抹不开面子，邓蕙一叫他，他马上就向公司

里撒谎说他病了，请了一天假来见邓蕙。这也说明，在潜意识

里，他还对邓蕙抱有幻想，他的心也还没死。

在明亮的灯光下，赵家骏一边跟着出站的人群穿过一条长长

的地下通道，一边看着两侧的墙上悬挂着的各式各样的内衣，巧

克力，方便面，药品，还有早已倒闭了的网站的广告，漂亮的画

面，温暖的色调，以及漂亮的女人，共同构成了这些广告的特

色。而几乎从每一个美女的身上，赵家骏都找到了邓蕙的影子。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刚才之所以想知道那个姑娘长什么样

子，就是因为她的背影太像邓蕙了。

可能是通道里比较暖

和，赵家骏从地铁口一出

来，就打了一个哆嗦，一

股新鲜、寒冷的空气扑面

而来。天很蓝。他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抬起手拍了

拍自己的脸，让自己冷

静，清醒过来。往事如

烟，就是他想，邓蕙也不

会再答应他回到过去了。

冬日的阳光是和煦

的，但它比夏天还耀眼。

眼 。但它比夏天还

冬日的阳光是和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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蚣说，“就是那只，黑

赵家骏向广场中央的大喷水池走去，成群的鸽子不时飞舞到空

中，旋转着，扇动着翅膀从他的头顶掠过，又滑向绿色的草坪。

喷水池边，有一些老年人正随着一台录音机放出的音乐在跳交谊

舞，还有一些游客拿着相机，背对着像一口大锅一样的博物馆在

拍照留念。远远地，他还能看见人民大道对面的市政府门前站着

执勤的两个一动不动的武警。邓蕙还没有来。赵家骏掏出一支烟

点上。有人在放风筝，一只长长的蜈蚣在天上无声地卷动着自己

黑色的身体。

“赵家骏。”

听到有人喊他，他转过头看一下。原来是邓蕙。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投入？”

“风筝，”赵家骏指着天空中那只

色的，还没飞起来。”

邓蕙还是老样子，里面是裙装，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红色鸭

绒大衣，显得风姿动人。唯一的变化是以前的浓密的长发剪了，

留了一头短发，不过，这又让妩媚的她平添了几分飒爽之气。

赵家骏放了心，地铁里碰见的那个姑娘不是邓蕙。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问。

“我刚到，”邓蕙看了看表。

“找个地方坐坐？”

“可以，反正很快到中午了，就到西藏路的那家必胜客去好

了，你不是一直喜欢吃比萨吗？”

邓蕙以商量的口气问他，这是过去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没

有过的。他看了邓蕙一眼。

“怎么，不想去，不至于刚见到我就想走吧？那就换个地方，

还到美术馆咖啡厅怎样？”邓蕙以为他不想去，就又问了一句。





美术馆的圆形的大自鸣钟就在眼前，这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

代在跑马场边建成的大厦，是一幢外形美观的欧式古典建筑，高

耸的塔楼是它的标志。他曾和邓蕙在里面那间飘着香味的咖啡厅

里消磨过许多难忘的时光，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就是

去了又怎样呢？是的，他确实有点想走，但他又没有勇气。

“不，”他尴尬地笑了笑，“还是去吃比萨吧，你不怕旧地

重游我还怕呢。”

“不至于吧？既然这样，那我们还是去吃比萨好了。”

邓蕙像过去一样伸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拉着他往喷水池下面

走去。这让他感到多少有些不自在。

“别紧张，我的男朋友魏明远先生不在这里，”邓蕙笑着挖

苦了他一句，“没人盯梢。”

也许是只顾着说话，没有看路，下到最后几级台阶的时候，

邓蕙的腿一软，差点摔倒，赵家骏赶紧扶住了她。邓蕙皱了一下

眉头，但很快挺直了身子，看也不看他就继续往下走去。

那家必胜客餐厅在二楼，他们乘电梯到了楼上，店里的人不

多，引座的小姐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位置，窗户下面，正对

着一条马路，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阳光也能射进来。赵家骏对

那位小姐说了声谢谢。那位小姐会心地笑了，她很可能把他们当

成了一对情侣。

“找我有什么事？”他一坐下来就问。

“急什么？没事就不能找你了，”邓蕙把大衣脱下来，放在

了一边。

店里的温度并不高，邓蕙却热得流了汗。她抽出一张餐巾

纸，开始擦额头上的汗。

“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家骏说。



口，忙劝她少喝点。

“那是什么意思？说说看，家骏。”邓蕙还是和从前一样，

说话直来直去，一点也不给他留面子。

还好，这时一个服务员小姐拿着菜单过来问他们要点什么，

帮赵家骏解了围。

“先别和我吵架，喝点什么？”赵家骏翻开菜单问。

“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邓蕙的口气也缓和了下来。

“我喝啤酒，你喝吗？”赵家骏故意问，他知道，邓蕙什么

酒都不喝。

“喝，当然喝了，今天既然把你叫出来，总要有所表示才

行，是不是？”

“我是开玩笑的，你还是喝果汁吧。”

“不，就喝酒，没关系，我也是难得一次。”

邓蕙的表情很自然，似乎一点也不勉强。

“那就先来两瓶啤酒，其它的等一会再要，”赵家骏合上

单，递给了服务员小姐。

啤酒很快盛在杯子里端了上来。邓蕙举起杯子主动和他碰了

一下，“来，干杯。”

赵家骏见邓蕙喝了

“啤酒要大口喝才好喝，这还是你说的，忘了？”

“没有，你都记得这么清楚，我哪里还敢忘，”赵家骏看了

看邓蕙，放下杯子，“好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看看你，又来了是不是，看样子我要再说没什么事你非

把头想疼不可，好，我说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喝酒。”邓蕙

端起酒杯笑嘻嘻地说。

看看邓蕙始终不肯讲出叫他来的原因，他也只好不再问了。

在桌子旁的玻璃窗的反射下，阳光变得更加温暖也更加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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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抿

了。赵家骏眯着眼睛，望着邓蕙摇着杯中的金色的啤酒，不知说

什么才好。而刚才还伶牙俐齿的邓蕙好像突然被拔掉了舌头，盯

着他也是一句话都不说。赵家骏觉得很尴尬，只好在座位上来回

扭动了一下身子。幸好店里正在播放着音乐，声音很响，要不

然，他们两个人这么长时间一声不吭地坐在这里，谁都会感到不

舒服。

“别看了，再看下去我头发都要竖起来了。”赵家骏喝了一

口酒，忍不住又先开了口。

“是吗？”邓蕙愣了一下，可她马上也端起了酒杯，但这次

一小口，“那就竖起来让我看看。”

也许是这场对话一开始就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邓蕙越是放

松，随意，赵家骏越是觉得不自然，他有些后悔这次来和邓蕙见

面了，其实按照他们这种情况，他根本就不应该来。

邓蕙的一只手在轻轻地叩击着光洁的桌面，那细长的手指，

圆润的指甲，还有优雅的动作，使赵家骏又一次感到自己的情绪

难以控制。当初在五角场附近的森林公园的一张石桌上，邓蕙也

是这样用手指敲击着桌面，暗示他抓住自己的手的。

他那时很害羞，还没有和女人打交道的经验，认识邓蕙后一

连约会了好几次都只是逛街和聊天，要不就是吃饭，进展非常缓

慢。他自己心里也暗暗着急。为此，在一天下班后，他专门请公

司里的一个要好的哥们去打在上海刚流行起来的保龄球。这个哥

们在这方面不光是他的偶像，也是公司里的权威，可他出的却尽

是馊主意。什么先找个地方喝酒，把邓蕙灌醉了或者直接在酒里

放点安眠药，然后到宾馆里开个房间上床呀，什么去买部三级片

（注意，片子一定要香港或台湾拍的，看老外拍的容易产生自卑

感，反而会弄巧成拙）大家一起看啦，还有更荒唐的一招是两个



关 门 做游戏，比如猜火柴棒，下五子棋，谁输了谁就脱一

，他一般是不对

件衣服，一直脱到两个人都一丝不挂为止。他的哥们儿说，所有

的招数中，就数这一招最灵了，也是他的杀手

别人说的，因为看到他很诚心地来问他，就破例告诉他。赵家骏

听了也很受感动，恨不得立即就把邓蕙叫出来马上操作一把。但

事后他想了想，这一招好是好，就是风险太大了，要是万一邓蕙

老是赢，那就完了，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他总不能在

邓蕙面前光着屁股晃来晃去，那像什么话。

不过这半个月的工资也没白花，经过这个哥们儿的开导，他

多少在邓蕙面前有了点勇气，也多了个心眼。否则，那天在森林

公园即使邓蕙暗示他，他也是不敢把他的手伸出来的。四月，正

是春天最好的时候，森林公园里四处飘溢着松树的香味和各种花

木芬芳的气息，有很多人在草坪上打羽毛球，放风筝，还有一些

小孩在追逐和打闹。他们坐在路边的一张用石板做的圆桌旁。不

时，就看到一对恋人骑着双人自行车，嬉笑着从一旁穿过。地

上，是黄色的松籽球和暗绿色的松针。邓蕙用细长的手指叩击着

桌面，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闪动着，露出了长长的睫

毛。

“邓蕙，我们还是，还是在一起吧。”

赵家骏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突然抓住了邓蕙摆在面前

的手，显得很冲动。

“家骏，不要这样，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邓蕙端起酒杯，轻轻地对赵家骏说，但她的那只被握住的手

却没有抽回。

草坪上奔跑的小孩，打羽毛球的人，还有由那些松树和花草

发出的清香一下子消失了。只有阳光依然照射在邓蕙的脸上。赵



家骏看到，邓蕙的脸色在一霎那间变红了，可很快她的脸就变得

苍白起来。也许是光线的原因，也许是忽然变坏的心情，赵家骏

觉得她的脸不仅很苍白，枯燥，甚至还很难看。

他松开了邓蕙的手。但邓蕙仍然把手放在桌子上。他头一次

发现，邓蕙的手指太细，也太长了。他渐渐感到，他已经无法再

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下午还有事，早点吃东西吧。”他对邓蕙说。然后，不

等邓蕙回答，他就招手把服务员小姐叫了过来。

“来份海鲜比萨，中等的，要厚的。再来两份鸡茸蘑菇汤。”

“其它的不要了吗，先生？”服务员小姐问，“我们这里新

推出了⋯⋯，，

“够了，”他生硬地打断了服务员小姐，“不要了。”

邓蕙可能看到了他情绪的变化，也不再多说什么。接下来就

像例行公事，真的像是在吃一顿饭了。比萨端上来后，赵家骏用

铲子给邓蕙往盘子里送了一块，自己就埋头吃了起来。他吃完了

一块后才发现，邓蕙盘子里的比萨动也没动，赵家骏感到很奇怪。

“你不是最爱吃海鲜比萨吗？”

“我今天胃不好，不想吃，你饿了，就

多吃一点，”邓蕙晃动着手里的酒杯，端起

来又喝了一口。

“是不是酒喝多了？”赵家骏问，他心

里多少感到有些内疚。

“不是，和这个没关系。”

看见赵家骏望着她，她解释了一下，

“你别瞎想，喝这点酒我还不至于那样，早

上我喝了一杯冷牛奶才不舒服的。”



“那你要不要来点别的？”

“算了，我不饿，”邓蕙说，“你赶紧吃你的吧，你不是还

有事吗？”

赵家骏讨了个没趣，只好又勉强吃了一块，然后他叫小姐买

单。邓蕙拦住了他。

“既然是我请你来的，还是我来买好了。”

他站起来，邓蕙也跟着站了起来，但她却没穿大衣，她说她

还要在这里坐一坐，让他先走。赵家骏只好说了声再见，一个人

下了楼。

街上喧声四起，正是车水马龙的时候，吃比萨的人在楼下排

起了长队。赵家骏漫无目的地穿过马路，朝前走去。广场上，那

些白色的鸽子还在空中成群结队的滑翔，也依然有风筝在飞舞，

但他已无心再看这些了。阳光依然很明亮，但已不再让他感到温

暖。走到路对面的一个地铁站口后，他转过身，回头看了一下那

家必胜客，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在刚才他和邓蕙坐的那扇窗户后

面，他竟然隐约看见了邓蕙，她似乎正站在那里向他张望。

这当然是不真实的，因为转眼邓蕙就不见了。他想他一定是

眼花了。他克制住自己想回头再看一看的欲望，一步迈上地铁站

口的台阶，走进了车站。

就像是在一个忽明忽暗的梦境里奔跑，地铁在一号线幽深的

隧道中运行，不时经过一个灯火明亮的车站，在人们上上下下的

喧哗声过去之后，又重新驶入了短暂的，但却是安详的黑暗中。

赵家骏有些疲倦，被邓蕙不明不白的叫过来，什么也没干不

说，还生了一肚子闷气，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当然，这只能怪他

自己，邓蕙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她的性格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当

初，邓蕙最让他喜欢也是最让他着迷的正是这种反复无常、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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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飞行员在

琢磨不透的性格。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会在一年前的这个时

候认识邓蕙。

那天已经很晚了，大约是夜里十点多，他要送一个朋友到火

车站，本来准备打的的，可因为下雨，车子很难叫，到了徐家汇

后，考虑到坐地铁一号线到火车站既快又方便，就改变了主意。

不料他们刚下去，就看到一班地铁驶出了站台。他们只好在站台

上等下一班地铁，可等来等去，地铁就是不来。因为急着赶火

车，朋友不禁感到很焦虑，问他是不是还是到外面去叫出租车。

他看了一下表，对朋友说，徐家汇地铁站很大，走出去要花不少

时间，而且外面正在下雨，出去后也不一定能马上叫到出租车，

就是叫到了，路上也有可能堵车，那样非误点不可。于是，他劝

朋友还是坚持坐地铁。为了让朋友放松一下，也为了找个理由继

续等地铁，他没话找话，和朋友瞎扯起来。

“有时候等车就是这样，你越是着急，它还越是不来，可你

一走，车子就来了，好像你不走它就不来似的，活活把你气死。

这种事还有很多，有一次，我从外滩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五角场去

办一件急事，本以为打的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到，可谁曾想一路

都是红灯，急得我在车上直骂娘。这也是我在这条路上碰到红灯

最多的一次，不是乱讲，从外滩到五角场我走了多少趟了，加起

来也没这次碰到的红灯多。对了，我想起来了，美国人把这叫什

么什么法则，你知道吗？”

“墨菲法则。”

还没等他的那个朋友开口，站在他们身边的一个留长发的姑

娘就把答案说了出来，看到赵家骏在发愣，她又继续接着说了下

去 。

年发现的。除了你



张名片递给她

果

说的等车的例子和遇到红灯的事外，还有很多例子，比如当一块

涂 包掉到地上时，总是有果酱的那面先着地；你要丢的

的话，袜 的 只 而 不 是 把 一 对 都 丢 掉 等 ， 都 是是丢一对

法则在起作 。它的意思就是在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要出

事，你总是要犯你最不想犯的错，有些事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原地不动才是最好的选好以不变应万变，就像你们现在

然，你变它也变，永远慢半拍”

来赵家骏和朋友说的话她都听见了

“谢谢，”他对姑娘说，“你讲的太好了，我说的就是这个

法则

他掏出

的，

择，

”



“赵家骏，”她念了一下名片上的名字，“你是搞电脑

的 ？”

“对，你呢？”他问。

“我？”姑娘好像有点惊讶。

“是的。”他说。

“有这个必要吗？”

姑娘把他的名片在手中转了一圈，装进了自己的手提袋。

在一个姑娘面前丢脸，赵家骏觉得很不好意思，还好这时地

铁终于来了，他赶紧提着朋友的行李抢先上了地铁。为了躲开这

个姑娘，他特地往车厢里面走了好几步。但那个姑娘并没有跟着

进来，她站在车门旁，只乘了一站，到衡山路后就下去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墨菲法则，我现在也懂了，”他的朋

友看见那个姑娘下了地铁后，幸灾乐祸地对他挤挤眼睛说，“尤

其是当你想勾搭一个美女，而那个美女又对你不以为然时，墨菲

法则就应验了。”

他当时真恨不得立即跳下地铁。或者，干脆让地铁一号线出

个什么事停下来，让这个说风凉话的家伙迟到，赶不上火车。

但开玩笑归开玩笑，随后发生的事让他相信，这个墨菲法则

还真的在起作用。一个星期后，他和公司里的同事一起到衡山路

的一个酒吧喝酒，当一个服务员小姐过来问他们喝什么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这个扎着一块白头巾，系着棕色围裙的小姐居然

就是他在徐家汇地铁站里碰到的那个姑娘。

“原来是你，墨菲法则。”他有点惊讶，但还是笑了。他以

为，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实际上，他是再也不想再见到她了。

可事情偏就这么巧，你越是不想见哪个人，那个人就越是要在你

面前晃悠。



显然，这个小姐也认出了他，但她只对赵家骏笑了笑，算是

打了个招呼。

他和同事们要了点啤酒，开始聊天。

在上海，谁都知道大家见一面有多难，有时，两个人想见还

见不到，何况是他们这种情况呢？从西南郊的莘庄到市中心的火

车站，地铁一号线那么长，站点那么多，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在

里面进出，可又有几个人能像他们一样结识呢？赵家骏觉得，这

也许是一种缘分。他留心看了看周围闹哄哄的环境，楼上有个外

国的乐队在唱歌，每唱完一曲，都会传来一阵掌声，旁边有几个

人在打牌，不时发出旁若无人的叫喊，一些老外拿着大啤酒杯靠

着屋中央的吧台在闲扯，空气中到处都是香烟和酒的味道。

那个姑娘也和别的服务员小姐一样，在吧台和客人之间穿

梭，忙碌，有时是去结帐，有时是给客人送酒和饮料，可就是躲

着他们这一桌。他想，是不是应该向她招招手，多要点酒，而且

一次只要一瓶，让她跑个不停，这样，她就是想不来他们这里也

不行。

正在赵家骏胡思乱想的时候，她却突然笑着向他走了过来。

“对不起，赵先生，打扰一下，我记得你好像是搞计算机

的？”

“是的，没错。”

“能不能帮个忙？我们这里的电脑出了点小毛病。”

“当然可以了。”

赵家骏放下酒杯，跟着她到了屋子中间的吧台。她指着里面

的一台电脑，告诉他刚才有个客人在这里上网收了一封邮件，可

之后电脑就死了机，麻烦他看一看。赵家骏说没问题。他坐下

来，重新启动电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有病毒，就上网下载了



一个杀毒软件，把病毒清除掉。

“好了，”等这个姑娘端着盘子再次回到吧台后，他站了起

来，“是个小病毒。”

“有关系吗？”

“没什么，我已经把它杀掉了。”

“那谢谢你了，等一下我给你们打八折，”她说。

“不用了，今天不是我请客，你要真感谢我，就给我一张你

的名片，”他从放在吧台上的一个名片盒里抽出了一张印有酒吧

名字的名片，在手里晃了晃说，“要不，我也太吃亏了。”

“这好办，不过，我没有名片，这样吧，我给你写一个好

了。”

她接过赵家骏手里的名片，掏出笔，在名片背后写下了自己

的名字和电话。

这一切，在赵家骏看来，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就像是发

生在昨天。可是，即使是这么近的昨天发生的事，也无法在今天

挽回了。

因为和邓蕙不欢而散，一时又找不到什么事可干，他只好又

回到了公司，坐在办公桌前发了一下午呆，一直熬到别人都下班

了，才离开了公司。

晚上，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自己的电脑，把他

过去删除到文件回收站里的邓蕙的相片都打开，然后看也不看，

就将它们彻底地删除掉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公司后，听说南京的分公司有点业务上的

事，需要有人过去处理一下，但因为是周末，没人愿意去，他就

主动把这件差使要了过来，到南京去了一趟。

“如果你真的恨一个人，或者恨一件事，那就彻底忘记



它，”邓蕙曾对他说，“如果你始终念念不忘，那说明你不仅不

恨这件事，这个人，甚至，你最爱的就恰恰是这个人或这件

事 。”

他现在要做的，或者说他早就应该做的事，就是忘记邓蕙，

以及他和邓蕙之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

在南京，他哪里也没去，办完事后，他吃过晚饭，就早早地

回到了他住的宾馆。他洗了个澡，然后打开电视，躺在床上边抽

烟，边胡乱换频道。可能是冬天天太冷，人的精神集中不起来，

做事受影响，每到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容易出些事故，新闻里

播放的也是这里失火，那里翻车的消息，这还算好一点的，还有

的地方更可怕，不是煤窑塌陷，就是烟花厂爆炸，一死就死几十

人，上百人，实在是让人于心不忍。赵家骏索性关上了电视。这

个宾馆他以前来南京时也住过，一到晚上，就会有娇滴滴的小姐

接二连三地打电话上来毛遂自荐，要为客人提供特别的服务，他

原来还以为今天房间里的电话也会像过去一样响个不停，就想看

一看，今天到底有几个人打电话上来，可谁知过去了很长时间也

没响一声。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无聊。

他想了想，找到自己的电话号码本，给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同

学拨了个电话，但那个同学却不在家，接电话的是他的老婆，不

过，他老婆也是他的大学同学，都是熟人。

“哦，我听出来了，赵家骏，是你，你在哪里？”她老婆

问 。

“在南京，我来出差。老刘呢？”

“老刘？他还能去哪里，又出去鬼混了，你不知道，他现在

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开了个小公司，却以为自己是个大老板，

每天家也不回，尽在外面吃饭喝酒，忙的不得了。有时他还去夜


